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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总是睡得很早袁晚上八
点一刻袁 他就已经躺在床上了遥
这不是因为他有早睡的习惯袁而
是他实在没事干便早早入睡袁睡
觉对于爷爷而言袁无疑是打发漫
长无聊夜晚最好的方式了遥

今年 78岁的他身子骨头还
算硬朗袁浓密白发中夹杂少许黑
发袁身材修长袁浓眼高鼻梁袁长方
脸型袁两颊白了胡须袁被称为"虎
须公"遥 听说两颊长胡须到下巴
的男人长相都不差袁家人说爷爷
年轻时候长得十分英俊袁身子板
硬朗结实袁能吃苦耐劳袁无奈不
曾上过学袁怕书如怕虎袁好好的
一个英俊人儿却少了肚子里应
有风流倜傥和诗书儒雅袁让人稍
感遗憾遥

不曾学袁 不是他的过错袁只
怨爷爷命苦遥

爷爷生在新竹三滩村一中
农家庭袁祖爷为人正直袁在村子
里颇有威信遥祖爷还有一个亲弟
弟袁 这弟弟性格跟祖爷反差很
大袁净干一些偷盗之事袁被兄长
多次教育心里不忿袁长期积怨怀
恨袁 最后趁夜将祖爷残忍杀害袁
出逃一年被抓回执行枪决遥 后
来袁祖婆被迫改嫁袁留下 8 岁大
的爷爷及其年幼的妹妹由姑嫂

婶们抚养遥
在爷爷记忆里袁他是吃亲戚

众家饭长大的袁有饭吃留条命已
经不错了袁哪敢奢望读书钥 不识
字是他一生最大遗憾遥所以读书
的子孙们在饭桌上总被他教育
要勤读书袁不要多心遥

14岁那年袁他的身子渐长袁
就不能再吃众家饭袁 得自食其
力遥当时有工头介绍村子百余人
到母瑞山垦荒农作袁爷爷卷起一
张被子一张席放在桶里就跟着
大部队走了袁他带走的那些是全
部家当遥

母瑞山的条件十分艰苦袁爷
爷就住在中瑞农场基建队袁于山
脚下袁挨着苗寨袁但是汉族跟苗
族不相往来袁 听说苗族会些蛊
术袁一般都谨慎避之遥

年长的他到了谈婚论嫁年
龄袁 但是孤儿出身的他没钱没
铁袁光会苦力遥帅袁毕竟不能当饭
吃袁一直找不到对象袁婚事也一
直耽搁着袁直到年 30袁在别人的

介绍下娶了一个小他十多岁的
九所姩袁也就是我奶奶遥 可惜两
人年龄差距大袁 生活背景不同袁
共同语言少袁只能算是凑在一起
过日子袁后来也分分合合袁吵闹
了一辈子遥

奶奶为人精明细算袁爷爷却
老实木讷袁两人在教育子女上也
差距甚大袁一个太严厉袁另一个
不闻不问袁所以袁奶奶对爷爷少
了信赖和尊重袁爷爷倒是大度宽
容袁有时候装孩子脾气哈哈笑就
混过与奶奶尖锐的对话了遥

但是年轻时候的他却不会
忍袁 也曾分居自己住过一段日
子遥

我年纪尚小时跟父母住定
城袁 得知爷爷一个人独居在仙
沟遥 爷爷家我是最不想去的袁那
里冷清最适合养老袁除了坐在门
口石板凳子无聊地数着有几趟
过往车辆外无事可做袁白天在爷
爷家还好袁 晚上住会把人逼疯袁
附近都是荒草袁偶尔几声家里的

犬吠和爷爷的老式录音机倒带
来回的那几首琼剧袁打破夜的死
寂袁门口路面的路灯就像夏夜的
萤火虫袁 发出寒冷惨淡的光袁让
人忍不住想逃离遥

爷爷怎么能住在这种鸟不
拉屎的地方钥年少无知的我还以
为老人本喜欢清静呢遥

但是每次我们吃完晚饭要
走袁爷爷总会用近乎祈求的眼神
让我们留住一晚袁 看着十分可
怜遥虽然可怜袁我们还是不住的袁
尤其是还是孩子时的我袁逃似的
挣脱爷爷的手袁跑到母亲怀抱要
和他们一同离开遥

唯独一只被训练会和人握
手的狗袁名叫阿花留在爷爷家里
作伴遥 后来阿花被人药死后袁爷
爷哭得很伤心遥

日子总不会一直消极下去袁
难熬的忍忍总会过去的袁时间是
一个好东西袁它会让人改变和忘
记伤痛遥奶奶最后回来跟爷爷一
起生活袁而我家原来在定城房子

被拆袁 爸妈在爷爷家盖起房子袁
大学毕业后我就住在这里袁跟爷
爷奶奶一起居住袁我万没想到原
先让我害怕留下住的地方焕然
一新袁宽敞沥青马路袁绿化树木袁
明亮路灯袁都改变仙沟以前落后
面貌袁连我的母校都搬到我家附
近了袁路旁铺面渐多袁茶馆热闹袁
治安较好袁 这回适宜人居住袁虽
然仍有些冷清袁大概我喜欢上安
静了吧袁能安然居住遥

可惜袁环境是变了袁爷爷内
心的孤独仍在袁他是不喜欢看电
视的袁 喜欢吃饭时配点白酒喝袁
然后静默思考一番袁没见过他在
思考时发笑袁倒是见过几回偷偷
抹泪袁 难道是老人容易泪失禁
吗钥 这回我不这样认为袁他大概
在回忆他的前半生吧遥

如果爷爷有兴趣爱好袁习得
些字袁有几个朋友喝酒袁日子应
该不会空虚无趣袁但是他只能用
睡觉打发无聊长夜遥

精神世界的荒芜比现实世
界的荒芜更折磨人遥

想到这里我对爷爷感到愧
疚和心疼袁多多跟爷爷讲话了解
他的精神世界吧袁老人家的孤独
来得更重更浓袁相信倾听和关心
不会过时遥

爷爷
姻 叶彦彤

渊四字板冤以德持家袁人和事顺遥
以德治国袁国富民强遥
以德从政袁国泰民安遥
以德治军袁威压列强遥

渊煞板冤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袁
千古不衰世代流传遥

渊中板冤 文经武纬虽重要袁
怎比人品重如山遥
如果是袁道德败坏酿祸患遥

渊煞板冤 万贯家财也只等闲遥
渊三五七板冤男与女袁要守信袁

道义不可偏遥
得道多助有进益袁
失道寡助坠深渊遥
唯图利袁不为民袁
属刻薄寡恩遥
兴灾乐祸招不幸袁
助人为乐是正经袁
敬长辈 爱幼儿袁
两者皆相亲遥
持之以恒人称羡袁

为人之师人尊称遥
对双亲袁应孝敬袁
朝夕要相亲遥
百善以孝居第一袁
万恶以淫居一顶遥
只可惜袁在目前袁
学校处困境遥
尊师重道乱了弦袁
道德教育难开展遥

家长们袁教孩子遥
没有责任心遥
孩子受老师批评袁
就对老师翻了脸遥

渊煞板冤请众位袁
与教师同心同德袁
教好孩子为国为民遥
总之袁道德涉及方方面面袁
人人重视不可轻遥
爱人爱物讲诚信袁
社会和谐传万年遥

道德至高无上渊琼剧独唱冤

姻 邓之钦

古老定安袁充满活力袁
与时俱进袁释放能量遥
今天有了自己新的名字袁
野静美定安袁祥和家园冶遥

她是袁
浓缩定安历史的精华袁
彰显定安人文的魅力袁
文脉传承现实的必然遥
也是未来战略发展指向袁
包含着人地共生的核心定位遥

祝愿她袁
特质知名度不断扩散袁
诉求美誉感继续提升遥

展望她袁
插上美丽的翅膀翱翔蓝天
飞向长城内外袁飞向雪域高原遥
飞向西南边陲袁飞向海洋彼岸遥
带回一对对的金凤凰袁
带回定安人民的心愿袁
迎来了定安人民新的期待遥

咱们的名片
姻 吴平刚

一天袁男人抱回来几部韩剧碟片遥女
人说院野你怎么也看这些泡沫剧了袁俗浴冶男
人笑笑袁没说话遥

男人看韩剧都是在深夜遥女人忧心忡
忡地说院野你明天还要上早班袁 应该早点
睡遥 冶野我再看一集遥 冶男人没起身遥女人无
奈地说院野那好吧浴你顺便带孩子遥孩子闹
了袁一定要叫醒我袁你不会带的遥冶野好的遥冶
男人答应得很快遥

带了一天孩子的女人袁 筋疲力尽袁虽
然还是很担心男人不会带孩子袁但她实在
太累太困了袁很快就睡着了遥

一夜无梦遥
女人睁开眼睛的时候袁 天已经亮了遥

孩子在安静地睡着袁男人上班了遥奇怪袁怎
么没听到孩子闹呢钥 女人有点不敢相信袁
她很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遥自从生了
孩子后袁 女人一天大概就只能睡 3个钟
头遥有一天晚上袁女人又累又困袁便把孩子
递给男人说院野今晚你先带带袁 我躺一会
儿袁要是孩子闹了袁你再叫醒我遥 冶男人点
头院野好的遥 你睡吧遥 冶

可男人刚抱过孩子袁孩子就哇哇大哭
起来遥女人立刻心疼起来遥男人安慰女人院
野我能带袁你睡吧遥冶可孩子还在哇哇大哭袁
男人傻了遥 女人哭笑不得袁说院野快把他给
我遥你睡吧袁明天你还要上早班呢遥 冶男人
只好乖乖地把孩子递给女人遥女人替孩子
换好尿布袁孩子不哭了遥男人躺在一旁袁没
有睡遥 他睁着双眼袁看着困倦的女人不停
地打着哈欠袁乏力的双手还要摇着怀中的
孩子遥 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遥

一个晚上袁男人又在看韩剧袁并且看
得很认真遥女人很好奇院野真的有这么好看
吗钥 冶男人点了点头遥忽然袁男人流起了眼
泪袁哽咽地说院野这对夫妻太恩爱了遥冶女人
拍拍男人的手院野别难过了袁 这是假的袁你
不要当真遥 冶

已经深夜十二点了袁男人还在认真地
盯着电视遥 女人困了袁 问院野你什么时候

睡钥 冶男人说院野再看一集遥 冶女人把怀里的
孩子放在床上袁自己也躺了下来袁交待男
人院野你先看一下孩子袁 孩子闹了就叫醒
我遥 男人点点头说院野好的遥 冶

女人很快就睡着了遥
又是一夜无梦遥 睁开眼睛的时候袁天

已经亮了遥 奇怪袁昨晚怎么又没听到孩子
闹呢钥女人简直不敢相信遥男人不以为然院
野他不闹袁不是挺好的吗钥 冶

接连几个晚上袁男人都是看着韩剧比
女人晚睡遥 直到有一天半夜袁女人内急起
来方便袁却发现旁边没有躺着孩子袁也不
见男人遥 女人满腹狐疑地打开卧室的门袁
她听到了阳台上传来孩子的哭声袁还夹杂
着男人的声音遥 女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袁
看到男人站在阳台上袁身体轻轻地晃动着
哄怀里的孩子院野宝宝不哭袁宝宝乖袁宝宝
不闹袁让妈妈睡个好觉遥冶孩子渐渐地安静
下来了袁男人依然轻轻地唱着院野妈妈太累
了袁宝宝不闹袁妈妈不知道爸爸在带宝宝袁
就可以放心地睡个好觉遥 冶

那一刻袁女人怔住了袁一股暖流流遍
了整个身体遥

女人走过去袁 轻轻环抱住男人的腰袁
把脸轻轻地贴在男人的肩上遥 男人一愣袁
说院野你怎么醒了钥 外面风大袁你怎么不穿
多点衣服遥 女人喃喃地说院野你居然骗我袁
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不会骗我袁可你现在却
骗我遥 野

女人眼角突然湿了袁眼泪滴在男人的
肩膀上遥男人慌了袁不知道女人为什么哭遥
他着急地说院野我不是存心骗你的遥我噎噎
我看你太累了袁 我怕你身体受不了袁我
噎噎心疼你浴 我才骗你说我爱看韩剧袁我
比你晚睡袁就可以照顾孩子袁让你睡个好
觉了遥 冶男人一口气说完袁怕女人生气遥

男人憨厚的样子袁 让女人扑哧一笑袁
然后说院野你傻浴真傻浴你真像韩剧里的那
个傻瓜浴 男人亲了亲孩子院野为了你袁我傻
就傻呗遥 冶

老公喜欢看韩剧
姻 黎义全


